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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这道疤

22月月的的最最后后一一天天，，1188岁岁的的湖湖南南邵邵东东小小伙伙蒋蒋宁宁拖拖着着行行李李箱箱，，要要去去
广广东东东东莞莞““闯闯一一闯闯””。。几几天天后后，，他他站站在在了了流流水水线线，，一一天天要要站站1122个个小小
时时。。离离开开前前，，爷爷爷爷蒋蒋佑佑华华反反复复叮叮嘱嘱他他：：““不不要要和和那那些些偷偷、、抢抢、、骗骗的的烂烂
仔仔混混在在一一起起。。””他他回回答答：：““你你放放心心，，这这么么大大人人了了。。我我进进去去过过，，我我知知道道。。””

““进进去去””始始于于44年年前前的的一一次次校校园园欺欺凌凌事事件件。。22001199年年55月月，，在在湖湖南南
省省吉吉首首市市第第二二中中学学（（以以下下简简称称““吉吉首首二二中中””））就就读读时时，，蒋蒋宁宁在在学学校校男男
厕厕所所遭遭到到1155个个同同学学的的欺欺凌凌，，面面对对拳拳脚脚相相加加，，他他挥挥舞舞着着折折叠叠小小刀刀刺刺伤伤
了了其其中中33人人。。经经鉴鉴定定，，两两人人重重伤伤二二级级，，一一人人为为轻轻微微伤伤。。蒋蒋宁宁随随之之迎迎
来来的的，，是是长长达达1111个个月月的的羁羁押押，，以以及及33年年半半的的诉诉讼讼。。

22001199年年88月月，，刚刚满满1155岁岁的的蒋蒋宁宁因因涉涉嫌嫌故故意意伤伤害害罪罪被被捕捕。。次次年年77
月月，，一一审审法法院院认认为为，，蒋蒋宁宁属属正正当当防防卫卫，，将将他他无无罪罪释释放放。。吉吉首首市市人人民民
检检察察院院又又提提起起抗抗诉诉，，要要求求追追究究他他的的刑刑事事责责任任。。两两年年后后，，随随着着上上级级检检
察察院院、、湘湘西西土土家家族族苗苗族族州州人人民民检检察察院院认认为为其其““抗抗诉诉不不当当””，，决决定定撤撤回回
抗抗诉诉，，湘湘西西州州中中院院裁裁定定准准许许，，无无罪罪判判决决终终于于发发生生法法律律效效力力。。

蒋蒋宁宁彻彻底底摘摘掉掉了了““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的的帽帽子子，，但但他他的的人人生生轨轨迹迹已已经经
改改变变。。抗抗诉诉状状态态持持续续的的两两年年里里，，蒋蒋宁宁恐恐惧惧自自己己再再被被收收监监，，也也不不愿愿忍忍
受受同同学学们们的的指指指指点点点点，，无无心心读读书书。。初初中中毕毕业业后后，，他他在在一一所所职职高高读读了了
半半年年就就辍辍学学打打工工，，在在社社会会上上““闯闯荡荡””。。

如如果果没没有有这这起起事事件件，，他他现现在在也也许许正正坐坐在在高高中中的的课课堂堂，，为为高高考考努努
力力。。11米米88的的个个头头，，白白皙皙的的皮皮肤肤和和标标准准的的普普通通话话，，曾曾让让老老师师觉觉得得他他可可
以以朝朝着着播播音音主主持持方方向向发发展展。。这这一一度度是是蒋蒋宁宁的的理理想想，，如如今今他他却却再再也也
不不想想回回到到校校园园。。而而那那次次欺欺凌凌的的33个个主主要要组组织织者者，，至至今今仍仍在在当当地地的的高高
中中、、职职校校和和体体校校读读书书。。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欺凌，
为了躲过它，蒋宁有过多次
尝试。

2019年5月17日，早上7点
左右，蒋宁刚到学校，就被等在
教室门口的同班同学孙翔带着
同学龙某喊去了厕所。在这所
学校，“去厕所”有着特殊的含
义。

案件材料显示，蒋宁去了厕
所，孙翔靠在厕所的矮墙上，边
抽烟边问蒋宁：“我要打你，你怎
么办？”他回答：“要打可以，但不
要在学校里打，放学后到外面单
挑。”之后两人便回到教室上
早读。

孙翔是班上同学眼中的“社
会人”，其父母经商，家里经济状
况不错，记者获得的案件材料显
示，多名学生曾向警方指证，孙
翔喜欢和校外的混混玩在一起，
参加了多起发生在学校厕所的
打架斗殴。

孙翔为什么要打蒋宁，法院
判决书给出的理由是“性格不
合”，但蒋宁一直纳闷，何时惹了
这个班上的“大哥”。此时已是
他离开家乡邵东到吉首就读的
第二年，3岁时，他的父亲因病去
世，母亲也改嫁了，从小便由祖
父母照顾在邵东山村里长大，家
人眼里，他的性格多少有些
要强。

蒋宁在镇上中学读初一时，
母亲莫兰在娘家吉首市工作，一
家人觉得“城里教育资源好”，让
蒋宁转学到350公里外的吉首，
重新读初一。

2017年9月，蒋宁到吉首二
中310班就读，第一学期就被学
校评为“优秀学生”，奖状上还特
别注明“年序68名”。但他始终
觉得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这
里的学生大多说苗族话、吉首
话，说普通话的蒋宁被视为异
类。在班里好友眼中，蒋宁是一
个说话幽默、会活跃气氛的人，
成绩也好，但有时开起玩笑来照
顾不到别人的感受，“情商有点
低”。

“没什么突出的，也不惹
事。”在班主任的印象里，蒋宁的
数学成绩很突出，学习成绩保持

在全班十几名。“与本班同学相
处融洽”，他在材料中证明。

2019年5月17日，早读下课
后去上厕所时，蒋宁遇到了孙翔
和外班的五六个人。孙翔喊他
过去，蒋宁没动。一个身高力壮
的同学就强拉蒋宁，有人从背后
踢了他一脚。这时有人说上课
了，蒋宁躲过一顿打。

此时蒋宁还不知道，他面临
的将不只是这几人。上午第二
节课间，孙翔在厕所遇到313班
的胡峰、陈红海等人，对他们说，

“烦躁蒋宁，想打他，你帮不帮
忙”。胡峰称，蒋宁欠他一包烟，
如果中午的时候不给，就要
打他。

响应的还有陈红海，他和胡
峰同班，和孙翔也是小学同学。
很快，同学们知道了孙翔要打蒋
宁的事。事后一名学生向警方
透露，几个人找到孙翔，希望他

“莫打蒋宁”，得到的回答是“这
个事情，你们莫管”。他们又找
到蒋宁，让他给孙翔道个歉，蒋
宁也说不要管。他们觉得，“蒋
宁平时比较好面子，我们也就没
管这件事。”

事实上，这个当时只有15岁
的少年有着自己的顾虑。一名
同学后来告诉警方，他曾想报告
老师，蒋宁反而劝住他：“给老师
讲了也没用，今天不打，明天也
会打我，还不如就到学校打，至
少不会有校外的人参与，同学之
间打架下手不会太重。”

蒋宁告诉记者，每到放学的
时候，会有很多混混、社会青年
在学校门口等，他曾亲眼见到过
很多次，同学在放学后在校外挨
这些人的打。

今年3月3日下午，正值吉首
二中放学，记者在该校门前恰巧
目睹了蒋宁口中的一幕。几名
青年到校门前“堵人”，随即被一
名身着迷彩服的该校“教官”追
出来驱赶，一路笑着从学校西边
的一条小巷跑掉，随后一辆警车
也赶到现场。

据记者粗略统计，在这所学
校门前，至少有16个摄像头。校
门一侧，一面蓝色的警示牌写着
标语“黑恶不除，社会不宁”。

一场事先张扬的欺凌
一名同学后来告诉警方，他曾想报告老师，蒋宁反而

劝住他：“给老师讲了也没用，今天不打，明天也会打我，
还不如就到学校打，至少不会有校外的人参与，同学之间
打架下手不会太重。” 这场校园欺凌，蒋宁没能躲

过。胡峰和孙翔等人决定在中午
提前动手，因为“放学难得等人”。

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17
日午饭后，孙翔带着6个人到310
班喊蒋宁去厕所，胡峰和另外7个
人则在那里等候。到教室门口，
先是3个人进去喊蒋宁，蒋宁没有
理会，没动。孙翔就自己进去，对
他说，“如果你不去，我们就要强
行把你带过去。”

这样，蒋宁被迫跟着去了厕
所。临走前，他把放在课桌内的
一把折叠刀藏在了右手衣袖内。
那是一把多功能工具刀，只有手
掌大小，班里一名身体不好的同
学平时用它来开药瓶。刀是有人
特意放在蒋宁桌子上的，至于具
体是谁，他始终不愿透露。后来
他告诉警方，带上它是为了在被
打时，“拿出刀来吓唬他们，让他
们不敢打我。”

厕所里，孙翔、胡峰等15人把
蒋宁围了起来，蒋宁问，“你们哪
个先上？”人群中个子高的陈东在
众人的示意中先动了手，他从后
面用左手勒住蒋宁的脖子，把他
摔倒在地，骑坐在蒋宁身上开始
殴打，孙翔、胡峰等人便一拥而上
踢打他。

殴打持续了1分多钟，蒋宁掏
出折叠刀挥舞，“他们打我打得很
疼，当时我就想拿出刀来挥舞，让
他们不要打我”。突然有人说，

“陈东，你背后好多血”，陈东发现
自己身上受了伤，另一欺凌者吴
某的左腿也被划伤，双方停手
散开。

蒋宁从地上爬了起来，背靠
厕所蹲坑的矮墙，无力地坐在地
上。这时陈红海从背后掌掴蒋
宁，他转身又向陈红海腹部捅了
一刀。其他人又上来一阵拳打脚
踢，随后散去，送受伤的人去医务
室。蒋宁嘴上不肯认输，喊着：

“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
蒋宁也受了伤，他的手指在

流血，脸上和衣服上沾满了厕所
地板上的脏水。独自回到教室
后，他把刀扔进了垃圾桶，用自来
水冲洗了手指，用纸巾简单包了
起来。

学校报了警。一位好友告诉
蒋宁，有人在打听他的家庭住址，
扬言要报复。听说这事后，蒋佑

华连夜往吉首赶，班主任建议他
把孩子带回邵东老家，避免矛盾
激化。在蒋佑华看来，这是正当
防卫，以为最多就赔点医药费，就
带蒋宁回了老家。

2019年8月7日，学校辖区派
出所喊蒋宁去吉首问话，他自此
失去了336天自由的日子。

2020年1月，吉首市检察院将
蒋宁移送起诉。该院认为，蒋宁
属于“约架”，还提前准备了刀具，
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
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在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审
开庭。法庭多方还原事实，特别
纳入了当时在厕所目睹整个过程
的初一男生黄某的证词。他不认
识蒋宁，却认识欺凌者中的几人，
几次调查中的陈述也较为稳定。

一审法院认为，孙翔邀约蒋
宁去厕所的行为不是“约架”，而
是一种欺凌行为，这个时候无论
蒋宁怎么回答，都不能改变其被
欺凌的事实，而蒋宁去厕所打斗
也不是自愿主动的，是在多人胁
迫下经过两次催促才去的。

在一审法院看来，整个事件
的发展过程中，蒋宁自始至终均
处于一种被动的、被欺凌的孤立
无助状态。从打架的犯意和伤害
行为的实施，都是被动、被迫的。
从早读前被孙翔等人喊到厕所告
知要被打，到早读下课后第一次
在厕所被多人拖、拽、围、踢，再到
中午被多人胁迫去厕所，到厕所
后被多人殴打，整个事件的发生、
持续、发展过程中，蒋宁都是被强
迫、胁迫的，尽管他也说过一些

“垃圾话”，但这些不能改变其被
欺凌、被霸凌、被动应对的状态及
整个事件的性质。

一审法院认为，蒋宁为了预
防不法侵害而携带的防范性刀
具，目的不是为了实施故意伤害，
而是为了对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
而进行的防卫准备，不影响正当
防卫的成立。在被他人摔倒在
地、并遭受多人围殴、其生命受到
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反击、反
抗的过程中，蒋宁刺伤了对他实
施暴力的陈东、陈红海等人，他的
反击行为也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2020年7月，吉首市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蒋宁无罪。

我想拿刀吓唬他们，
让他们不敢打我

那是一把多功能工具刀，只有手掌大小，班里一名身体
不好的同学平时用它来开药瓶。刀是有人特意放在蒋宁桌
子上的，至于具体是谁，他始终不愿透露。

失去自由336天后，蒋宁走出
了看守所。这天是个大晴天，蒋佑
华看到孙子走出来时，孙子大口呼
吸外面“自由的空气”。此时，同学
们刚刚参加完中考，包括那些欺
凌者。

蒋宁回到邵东老家的中学重
读初三。“刚开始表现很好，很珍惜
读书的机会。”但很快，蒋宁平静的
学习生活被打破。2020年11月
底，几名检察官来到他就读的学
校，把他带到校长室做笔录。原
来，一审判决后，吉首市检察院向
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要求以
故意伤害罪追究蒋宁刑责。

吉首市检察院在抗诉书中称，
“胁迫，应该是指让人不能反抗或
者不敢反抗被迫的行为，而案发当
时处于学校这一特殊环境内，蒋宁
并非孤立无助，可以寻求老师的帮
助，可以给家长反映，甚至可以坐
在教室内对对方的无理要求置之
不理。”

检方称，蒋宁没有采用上述正
当合法的维权途径来保护自己，而
是准备刀具用于斗殴，“被动应约，
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合理前提。”
此外，蒋宁提前准备了刀具，在孙
翔等人的两次催促下，便跟着他们
来到现场，并问“谁先动手”。检方
认为，从事实和证据表明，蒋宁准
备刀具已经排除了防卫的可能，斗
殴的意图明显，不能认定正当防
卫，构成故意伤害罪。

对一审判决，当地也有一种意
见，认为该案如果认定为正当防
卫，那学生之间产生矛盾大家都动
刀，“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导向”。

“这对一个15岁的孩子是一种
苛求。”蒋宁二审的辩护人、北京天
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红
告诉记者，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
当天蒋宁是在早读下课后已经被
打，此后连续几次被喊出来威胁要
打他，“要把事情发展演变的脉络
搞清楚，联系起来看他为什么反
抗，完全是被逼无奈的。”

王永红还强调，2020年8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适用正
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规
定：“未使用凶器或者未使用致命

性凶器，但是根据不法侵害的人
数、打击部位和力度等情况，确已
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虽然尚
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对人身安全
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可以认定
为行凶”。

他认为，孙翔等人虽然未使用
凶器，但是他们15人围殴打蒋宁一
个人，且先动手将他仰面摔倒在
地，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已对蒋宁
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紧迫的危
险，符合此规定的行凶认定标准。
蒋宁面对危害自己人身安全的行
凶行为，持刀防卫，即使造成两人
重伤的后果，也构成刑法规定的特
殊防卫，不属于防卫过当。

事实上，面对校园欺凌事件，
蒋宁不是没有寻求过学校的支持。
2018年，他就曾成为校园欺凌事件
的受害者。记者获得的案件材料
显示，打他的人叫向通，是314班的

“大哥”，因为长期逃课，后被学校
开除。那天课间，蒋宁在3楼的围
栏上张望，结果被在一楼的向通认
为在“瞪他”。

向通纠集了一伙人，把蒋宁喊
到厕所。尽管蒋宁反复解释自己
没有瞪，但在围观人群“打他”的起
哄声中，一群人冲上去围殴了他。
蒋宁头部右侧耳后的位置被一把
木质折扇打得鲜血直流，医药费花
了3000多元。

事后，双方家长被叫到一起，
由学校出面调解。结果是，施暴者
的家长凑钱赔偿了医药费，向通等
人被记过。“当时学校处理的时候
应该有记录，但事情处理好后，学
校好像没有留底。”蒋宁的班主任
向警方回忆。

但蒋宁被打一事也在学校里
传开了，同学眼中，人高马大的蒋
宁因为此事“没了面子”。而在蒋
宁看来，学校总抱着息事宁人的态
度，处理也是“不了了之”，打人的
人根本没受什么影响，他甚至因此
埋怨出面调解的母亲莫兰。在现
场，向通班主任的话让他记忆犹
新，“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不打
别人就打你？”

这让他不太信任学校对校园
欺凌事件的处理。

一个巴掌拍不响
而在蒋宁看来，学校总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也是“不了了之”，

打人的人根本没受什么影响，他甚至因此埋怨出面调解的母亲莫兰。这
让他不太信任学校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理。

一些教师认为，在处理校
园欺凌上，自己也有难处。

蒋宁的班主任对警方表
示，每年开学第一课就是安全
教育课，会向学生宣传安全知
识，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如遇
同学间发生矛盾，第一时间向
老师反映。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班上其他同学的证实。

这位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蒋宁可能因为被向通等人
欺凌存在一些心理阴影，自此
不信任老师，但没听说他对处
理结果“心里不服”。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一所中学任教过的杨涛向记者
讲述了教师们处理校园欺凌事
件的苦衷：“我们近几年防治校
园欺凌宣传和扫黑除恶进校园
之后，也会给学生宣传，出现问
题，向老师和家长汇报。但有
些孩子被欺负可能在厕所里、
在宿舍、在回家的路上，如果他
不敢说，甚至欺负的人恐吓他
不说，确实很难发现。”

“基层面临‘保学控辍’的
压力，很难管。学生的‘参考
率’有指标要求，这就导致不管
他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是
违法犯罪，肯定都是以教育为
主，学校和公安机关的惩罚都
是比较轻的。”杨涛告诉记者，
他的一个学生，经常逃学、打
架，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还到
邻县偷摩托车，被当地派出所
抓获批评教育后送回了学校。

“他主动给我讲，我真的不
想上学，我来就是影响其他同
学，你们又要费心思管，我一点
心思不在学习上。”杨涛回忆，
这个孩子想回家，但校领导不
同意，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
县里抽考或者毕业考试时，学
校给他打电话，让他一定回来
考试，“给学校的风气带来不好
的引导”。有学生向杨涛抱怨：

“我们表现这么好，考试都是坐
公交车去的，他表现那么差，校
长专车去接送考试。”

“又达不到进少管所的程
度，工读学校也要家长同意才
能送进去。这样一来，他们欺
负别的孩子，学校只能尽量协
商处理，赔些医药费，让他们下
次不许打人，写个保证书之类
的，可能也没用，实际惩罚力度
很弱。”杨涛分析，在被打的孩
子看来，可能就会觉得学校没
有处理，反正打人的人还要回
到学校，“久而久之很多孩子受
欺负就不敢说了。特别是有些
留守儿童的家长不在家，或者
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根本无
法处理”。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介绍，教育
部2021年发布了两个重要规
章，分别是《未成年人学校保护
规定》《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但很多地方“规定没有落实到
位”。

“有的老师认为他们缺乏
手段，但是我们一定要摒弃一
种思想，就是等问题大了再去
处理，去开除、追究法律责任。”
佟丽华解释，惩戒不是目的，学
校的目的是教育，一定是在小
问题的时候解决，“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的前提是对违规违纪
的学生进行惩戒，怎么实施教
育惩戒？什么情况下实施教育
惩戒？需要在学校制定校规校
纪的时候就加以明确，成为有
可操作性的规范。”

他还介绍，教育部提出了
有条件的学校要设儿童保护专
员，“在学校培养专业的人员，
但是这个工作落实得也不到
位”，可以通过发展未成年人社
会组织加以补充。

3月23日，湖南省教育厅发
文开展湖南教育系统防范中小
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要求
学校根据实际成立由校长负责
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建立
防范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早发
现、早干预、早处置的常态化工
作机制。

规定没有落实到位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前提是对违规违纪的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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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人生怎么回来

校园欺凌成了蒋宁心中的疤。
检察院来找蒋宁的消息在老家中学不胫而

走。他成了不少老师同学口中“犯过事的人”，
很多人回避他，不跟他玩。他隐隐感觉，别人在
背后戳他的脊梁骨，这让他感觉抬不起头。

2020年12月25日，案件二审在湘西州中院
开庭，蒋宁不得不坐火车来到湘西，第二次以

“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回来后，他的心思
已经不在学习上，他在看守所里听人说过，如果
抗诉成功，他就要回到那里，“辛辛苦苦把成绩
搞好，万一又进去了呢？”

抗诉的压力让蒋宁无法释怀。他发现手机
游戏里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不知道他的
过往，每天在“峡谷”里一起“打打杀杀”。老师
一开始还劝他放宽心态，后来也慢慢放弃了。

有时他通宵打游戏，蒋佑华看不下去，多说
几句，蒋宁就“炸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又
来说教。”蒋佑华能理解孙子承受的压力，有一
天早晨他喊蒋宁起床，“语气可能严肃了点，蒋
宁，怎么还不起床？”睡梦中的蒋宁干脆地答了
声“到”，他说这是在看守所里形成的习惯。

中考前，蒋宁把自己的作业本、书和试卷撕
得粉碎，撒了一地，抡起家里的椅子就摔。蒋佑
华怀疑蒋宁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但经济条件
也无力再给他做专业的心理治疗。

迟迟等不到二审的结果，2021年7月，蒋宁
的中考不出意外地失利了。他的成绩只够上职
高，一个学期没结束就读不下去了。他和朋友
到社会上打工，因为未成年，他换了四五份工
作，每次都不长久，做过饭店服务员、酒店服务
生、网吧管理员。为了和“里面”的生活相区别，
他留了长长的头发，还染成了黄色，还戴过耳
环，“像变了个人”。

直到2022年11月，湘西州人民检察院认为
“抗诉不当”，决定撤回抗诉，湘西州法院裁定准
许。拿到裁定书后，蒋佑华感觉蒋宁的精神状
态不一样了，“表情生动了，话也多，大人说话也
会听了。”

一个月后，蒋佑华代表蒋宁向吉首市检察
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侵犯人
身自由赔偿金、丧失受教育权及青春损失、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

2023年2月10日，吉首市检察院作出决定：
赔偿蒋宁人身自由赔偿金137538.24元；赔偿蒋
宁精神损害抚慰金68769.12元；在侵权行为影
响的范围内，为蒋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
道歉。

“吉首市检察院的赔偿决定，机械套用了国
家赔偿法司法解释中，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人
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50%以
下酌定的规定。”蒋佑华不服该赔偿决定，认为
司法解释也规定，对特别严重等特定情形可以
在50%以上酌定，“对损害未成年学生权益赔偿
没有体现出来，对抗诉造成的精神损害和学业
影响赔偿决定书也没体现出来。”

日前，他已向湘西州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
申请。3月17日，湘西州检察院答复已收到复议
材料，“经审查，符合我院受理条件，我院依法受
理。将在收到材料两月内作出答复。”

有人劝蒋宁，不妨出面用自己的本名，把这
段经历写出来发在网上，“点击率肯定很高，你
也可以获得流量挣钱，甚至比你的打工创业收
入要高。”“你越怕别人指指点点，人家越戳；你
越不怕，把真相说出来，反而大家都理解。”

但蒋宁都拒绝了。他推掉了多家媒体的采
访，去东莞找工厂打工。几年打工中，他从不告
诉身边朋友自己的那些事。“不愿意让别人知
道，怕被另眼相看。”

申请国家赔偿那天，他给蒋佑华发微信：
“你代表我去申请国家赔偿和要求领导追责办
案的，赔偿多少钱也挽不回我的青春损失和抚
平我的精神损害。”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蒋宁、莫兰、孙
翔、陈东、胡峰、向通、杨涛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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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

谈谈起起这这场场校校园园欺欺
凌凌，，蒋蒋宁宁的的爷爷爷爷蒋蒋佑佑
华华总总是是眉眉头头紧紧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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